
留一个角落
□ 文/钟 丽 娟

世 界 上 每 天 都 在 发 生

着 许 多 事 情 ，大 事 情 和 小

事 情 ，自 己 的 事 情 和 别 人

的 事 情 。

事情都是人做 的 ，人和

事搅在 一起 ，其 中 的 一 些事

情 ，就变成了 故事 。

但我们却 无 法 知道 ，每

天每天在发生 着 的 那 些 故事

背 后 ，究竟还 有 些 什 么 隐秘

的 东 西 。我们除 了 自 己 以 外

的一 无所 知 。所 以 我 们 只 好

希望通过那 些收集故事 、讲

述故事 、制 造故事 的 各 种传

媒方式 ，来 了 解这个 世 界真

实 的 情形 。

却 仍 然 有 许 多 故 事 中

的 故 事 ，永 远 无 法 被 人 知

晓；仍 然 有 许 多 故 事 后 的

真 相 ，永 远 不 能 为 人 窥 视 。

每 个 人 都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个

体 。每 个 人 都 有 权 利 拥 有

自 己 的 隐 私 。

隐 私——人 心 中 无 法

抚 摸 的 伤 痛 。

一 旦 触 及 到 隐 私 这 个

话 题 ，所 有 的 故 事 都 消 失

了 ，或 是 转 入 地 下 ，或 在

暗 中 进 行 。隐 私 躲 藏 在 每

个 与 此 不 相 干 的 人 眼 皮 底

下 ，越 是 被 许 多 双 好 奇 的

眼 睛 注 视 ，它 越 是 固 执 地

缄默 不 语 。

一 个 隐 私 若 是 能 公 开

的 ，定 已 超 越 了 那 隐 私 的

私 人 性 质 ，成 为 社 会 生 活

中 公 众 所 共 有 的 深 层 反 省 。

隐 私 往 往 是 人 生 沉 重

的 负 担 ，用 笔 将 它 挑 起 ，

肩 膀 忽 而 就轻 松 了 。

但 我 们 仍 然 会 在 心 的

深 处 ，铪 自 己 留 下一块 小

小 的 角 落 ，来 盛 放 那 些 永

远 属 于 个 人 的 秘 密 。因 为

我 们 还 需 要 不 断 地 咀 嚼 它 、

回 味 它 ，无 论 是 酸 是 苦 是

辣 是 涩 ，它 都 在 缓 慢 地 释

放 着 能 量 ，点 点 滴 滴 地 渗

透 到 我 们 的 肌 肤 和 骨骼中 ，

好 让 我 们 有 朝 一 日 终 能 参

悟 生 命 。

所 以 我特别 惧怕那 些 刚

刚 相识 ，就开始 不厌其烦地

盘 问 你 个 人 生 活 的 那 些 人 。

即 便 没 有 “隐私”可避 ，也

有 一 种被人强行扒去衣衫 的

感 觉 ，不胜风寒 。

更 惧 怕 那 些 专 门 在 人

后 探 听 消 息 、再 进 行 想 象

加 工 、免 费 传 播 的 人 。这

种 “业 余 隐 私 爱 好 者 ”，应

属 寄 生 类 生 物 ，心 理 一 定

畸 形 而 阴 暗 。

有 时 也 会 遇 到 一 些 热

心 的 读 者 和 朋 友 、主 动 要

求 提 供 “隐 私 ”的 。或 许

是 因 为 那 些 往 事 憋 在 心 里

打 成 死 结 ，难 以 释 怀 ；或

许 是 因 为 他 觉 得 这 些 真 实

的 故 事 写 成 小 说 ，可 为 世

人 提供 有 益 的 经 验 和 启 示 。

那 时 候 ，隐 私 不 在 是 家 丑

不 再 是 罪 孽 不 再 是 炫 耀 也

不 再 是 收 藏 ，而 是 一 个 人

对 自 己 的 勇 敢 剖 析 ，是 茫

茫 荒原 上 砍 斫 荆 棘 的 刀 剑 ，

是 孤 独 的 人 生 之 旅 中 忠 实

陪 伴 你 的 伴 侣 。

任 何 光 明 磊 落 、胸 怀

坦 荡 的 人 ，都 应 在 心 灵 深

处 留 下 一 个 角 落 给 自 己 。

那 是 茫 茫 人 海 中 唯 一 的 一

个 自 由 港 湾 ，是 人 生 一 切

难 解 的 疑 团 最 终 的 归 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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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
□ 文/马 静

夜 里 ，很 冷 ，泡 一

杯 茶 ，一 杯 苦 茶 。雅 士

们都称作茗 ，那 是他们

心 雅 、情 雅 、乃 至 喝 得

叶 子 的 名 字 也 忽 然 变

雅 了 ，难 怪 那 些 文 人 的

文 章总 不 离 开 茶 ，清 代

的 陈 章 写 “焙成 粒粒 比

莲 心 ，谁 知 侬 比 莲 心

苦。”

借 茶 来 表 心迹；晋

朝 的 郑 邀 “惟 忧 碧 粉

散 ，常 见 绿 花 生 。最 是

堪珍重 ，能令睡思清。”

借 茶 养性 ；北 宋 的 曾 巩

“ 麦 粒收 来 品 绝 伦 ，葵

花 制 出 样争新 。一 杯 永

日 醒 双 眼 ，草 木 英 华 信

有神 ”以 茶寄情 。

相 比 而 言 ，茶 不 仅

是 饮 ，而 是 要悟 。不 仅

包 括 茶 应 是 真 茶 、真

香 、真 味 ；环 境 最 好 是

真 山 真 水；挂 的 字画 最

好 是 名 家 名 人 的 真 迹 ；

用 的 器 具最 好 是 真 竹 、

真 木 、真 陶 、真 瓷 ，还 包

含 了 对 人 要 真 心 ，说话

要真诚 ，心境要真 闲 。

我 不 会 品 茶 ，更 没

有 雅 士 们 那 种 “清 茶 上

座 、焚 香 静 气 、风 和 日

丽 、春 风 拂 面 、喜 闻 幽

香 、领悟神韵 ”的 雅 。只

是 为 了 不 喝 那 清 淡 无

味 的 白 水 ，更爱看 茶 叶

在 开 水 的 沁 泡 下 ，在 水

中 不断翻 滚 ，不断沉

浮 的 状 态 ，那淡 绿 的 叶

子 从 卷 缩 到 展 开 的 过

程 的 。我 不 禁 暗叹拥 有

一 千 多 年 历 史 的 茶 道 ，

从 饮 用 的 杯器 ，到 泡 茶

的 水 ，品 茶 人 的 心境 都

是 以 “真 ”为 准 的 ，继 而

衍 生 出 的 功 夫 茶 ，他 们

喝 了 千 百 年 ，喝 出 了 人

生理 论 ，喝 出 了 禅语 喝

出 了 诗 文 ，喝 山 了 兵 法

政权 ，好厉 害 的 国 人 。

清 晨 ，泡 一 杯 茶 ，

第 一 口 入 嘴 的 感 觉 是

清爽 ；午 间 ，泡 一 杯 茶 ，

在 暖暖 的 冬 日 ，有 阳 光

照 在 杯 上 ，升起 袅 袅 的

热 气 ，让 人 浮 想 联翩 ，

在 午 后 静 静地 小 憩 ：夜

里 ，泡 一 杯茶 ，静 静 的

看 着 叶 子 由 翠 绿 变 成

委 黄 ，沉 在 杯 底 ，懒 懒

的 不 愿 动弹 ，思 绪 也 随

之 翻 滚 在 时 光 的 隧 道

里 不 断 穿 梭 ，不 断 更

新 ，有 多 少 是 值 得记 忆

的 ，又 有 多 少 是 应 该 忘

记 的 。无 论 值 不 值 的 、

应 不 应 该 都 没 有 茶 喝

过 后 ，倒 掉 那 么 简 单 。

爱 喝 茶 的 人 ，总 能 记 得

喝 过 的 一 种 很 适 合 自

己 的 茶 ，龙 井 、铁观 音 、

苦 丁 、碧螺春 、茅尖 。人

有 时很 怪 ，宁 愿 多 一 道

程 序 即 使 苦 ，也 愿 意 去

喝 ，并 不 断 从 中 品 出 味

道 来……

夜深 了 ，更 黑 ，更
冷 ……正 如 唐 代 那 首
《 饮 茶 歌 诮 崔 石 使 君 》
诗 中 赞 誉 溪 茶 那 样 ：

“ 一 饮 涤 昏 寐 ，情 思 朗

爽 满 天 地；再 饮 清 我

神 ，忽 如 飞 雨 洒 轻 尘 ；

三 饮 便 得 道 ，何须 苦 心

破烦恼……”

望 这 杯 日 日 相 饮

的 茶 ，思绪 飞 了 一 千 多

年 ，我 有 些 恍 然 ，嗨 ，无

需 多 言 了 ，茶 有 些 凉

了 ，我 一 饮 而尽 ，入 唇 、

入齿 、入心 、微苦……

家庭幽默

性别 的鉴定
母亲给儿子买了 一 只鹦鹉 ，然后 乘车

回家 。

在车上 ，儿子 问 母 亲 ：“这只鹦鹉是公

的还是母 的？”

“ 母 的。”母亲 回 答说 。

“ 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儿子又 问 。

车上 鸦雀无声 ，乘客个个都想听这位

母亲如何来 回 答 。只见她不慌不忙地答到 ：

“你没看见它嘴上涂了 口 红吗？”

喝羊奶
“ 羊奶能使你永远保持年轻 ，孩子。”母

亲正试图说服杰瑞喝下一杯羊奶 。

可是 ，妈 妈 ，杰瑞说 ，“我 看 到 一 只 羊 ，
才 4岁 就长满胡子了。”

答复
父亲要出 远门 ，临走前对儿子说 ：“如

果 有 人 来 问 ‘令尊在家吗 ’，你便 答 复 因 事

出 门 了 ，你要是记不住 ，就让他看看这张条

子。”父亲走了 3天无人来访 ，儿子就把条

子扔了 。

第 4天 ，有客临门 问 ：“令尊在家吗？”

儿子在怀里找了半天 ，找不到父亲 留下 的

条子 ，自 言 自 语道：“没了。”

客人吃了一惊 ，忙 问道 ：“怎么没了？”

儿 子 道 ：“昨 晚 被 我

扔 了 ！”　（李 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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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可 敬 但傻 得 可 爱 的 爸 爸 ：您 好 ！

我 现在 趁 工 间 休 息 在 闷 热 潮 湿 的

工 人 睡 房 里 给 您 写 信 ，我 好 不 容 易 才

在 城 市 郊 区 这 家 工 厂 里 找 到 了 个 搬 运

的 工 作 。

爸 ，你何苦 辞官还 乡 。看 你现在过

的 是 怎样 的 日 子 ，你 儿子 过 的 是 怎样 的

日 子 ，当 初 要 是 你 不 那 么 冲 动 就 好 了 。

县 吏让你接督 邮你就接呗 ，有啥呀 ？当 官

的 迎 来送 往 ，就像农 民 锄 草 种 地 一 样 ，

正 常 得很 。你要 烦他 ，就把 他 当 猴 子 ，

或者干脆 当 成 孙子 ，那样你心 里就平衡

了 。你 不 为 五 斗 米折腰 ，知道

的 人说 你 有 骨气 ，不 知道 的 还

以 为 你 没水 平 ，或 者 犯 了 作 风

错误呢 。我 在 家 的 时候 村 里 的

人就常 常 问 我 ，你爸 爸 怎 么 不

当县 令 了 呢 ？腐 败 啦 ？后 台 倒

啦 ？还是跟 人家斗 没 斗 过人家被

挤出 来了 ？

你在 《归 去 来 辞》中 说 ，
田 园将芜胡 不归 ？咱家那 几 亩破

地荒就让它荒 了 呗 ，老惦记 着

干 啥 ？在 县 里 你 是 县 令 ，七 品

呢 ，没谁吃 的 还能没你吃 的 ？就

是 再 困 难 ，卖 点 废 纸 之 类 的 东

西 ，收 入 也 能 顶 一 个 老 百姓干

上 一 年 。咱 家 那 块 地 就 能 种

豆 ，豆 子 还 不 爱 长 。你 自 己

不 也 说 ，种 豆 南 山 下 ，草 盛 豆

苗 稀嘛 。虽 然 豆 是 高 蛋 白 质 的

植物 ，可 是 整 天 吃 豆你 又 能 受

得了 ？我 是受 不 了 的 ，所 以我 只

好 出 来给 人打 工 了 ，虽 然 累 点

但好歹 有米饭填饱肚子 。

你 辞 官 不 做 回 来 了 ，自

己 倒 感 觉挺 潇洒 。其 实 ，人家

巴 不 得 你 把 那 位 子 空 出 来 呢 ，

自 己 好坐 上 去 。你晓得 你那位

子 的 价值 是 多 少 ，有 人坐 上 去

整整花 了 二 百 万 。我 们暂 且 估

算 它 就 值 五 十 万 ，五 十 万 是 个

什 么 概 念 ，依 我 现 在 的 情 形 ，

得整整干 上 五 十年 。这 我 想 你

有 深 刻 体 会 了 ，比 如 那 回 你

生病 住 院 ，高 级病 房 住 不 上 不

说 ，连 过 去 那 些 溜 须 拍 马 的 都 躲 得 远

远 的 ，让 你 感 到 寂 寞 难 当 。还 有 ，前

年 咱 家 着 了 大 火 ，几 间 草 房 全烧掉 了 ，

害 得 一 家 人 不 得 不 挤 在 窄 小 的 船 仓 里

捱 了 半 年 。你 如 果 还 是 县 令 ，房 子 早

盖 了 ，可 能 还 会 高 档 装 修 ，说 不 好 还

建个 别 墅 ，带 小花 园 的 。

你 以 为 回 乡 就 心 静 啦 ？狗 屁 ！这 世

上 哪 有 桃花源 ，即 便 有 也 早 已 开发成

旅 游 区 或 者 度 假 村 了 ，哪 还 能 留 给 你

享 受 。另 外 ，那 些 保 长 里 正 ，都 是 些

狗 眼 看 人 低 的 东 西 ，动 不 动 就 上 门 催

租 要 粮 ，还 不 给 现 钱 ，净 打 白 条 ，久

也 不 兑 现 ，你 去 问 还 拿 白 眼斜 你 。你

要 是 还 当 县 令 ，那 就 是 老 虎 拉 车 ，谁

敢赶 ！他们 巴 结都 来 不 及呢 ，怎 还 敢要

租要粮 ，早 自 动把家 里 的 米缸填满 了 。

你 说 羁 鸟 恋 旧 林 ，池 鱼 思 故 渊 ，

你 想 乡 下 俺 也 不 反 对 ，有 空 回 来 看 看 ，

也 不 用 鸣锣 开 道 、前 呼 后 拥 ，腐 败嘛 。

不 用 八 抬 大 轿 ，有 一 抬 小 轿 就 成 ，亲

戚 朋 友 看 着 脸 上 也 有 光 。没 事 钓 钓 鱼 ，

烀 点 苞 米 ，烧 点 土 豆 ，都 行 ，干 啥 动

真 格 呢 ？过 了 这 个 村 就 没 那 个 店 ，你 不

当 县 令 了 ，连 扭 秧 歌 的 都 不 来 了 ，你

现 在 后 悔 没 ？整 天 就跟 那 些 鸡 鸭 鹅 狗 为

伴 ，你 烦 不 烦 ？

现 在 你 一 个 人 倒 自 在 了 ，

整 天 采 菊 东 篱 下 ，悠 然 见 南

山 ，可 却 把 我 们 一 家 老 小 全

坑 了 ，我 那 外 甥 想 上 贵 族 学

校 连 门 都 没 让 进 。你 这 是 幸
福 你 一 个 ，苦 了 一 家 人 哪 。

那 菊 花 采 一 大 堆 又 能 换 得 几

个 钱 ？顶 得 了 人 家 一 包 好 茶 ？

那 终 南 山 天 天 看 又 有 啥 意 思 ？

不 知 道 你 整 天 看 都 看 出 了‘些
什 么 。

你 以 为 你 有 才 就 行 啦 ？这

年 头 ，谁 官 大 谁 才 就 大 。写

一 点 七 扭 八 歪 的 字 就 到 处 题

字 留 言 ，写 一 点 狗 屁 不 通 的

文 章 就 能 出 书 。你 诗 写 得 倒

好 ，可 连 发 表 的 地 方 都 没 有 ，

更 不 用 说 买 书 号 结 集 了 ，只

能 抱 着 诗 稿 自 己 欣 赏 ，倒 费

了 些 纸 钱 。要 是 你还 当 县 令 ，

那 些 富 婆 大 款 怎 么 也 得 赞 助

点 。邻 村 那 个 屠 夫 ，不 就 是

有 个 争 气 的 儿 子 在 外 边 当 官

嘛 ，他 搜 集 的 那 些 打 油 诗 都

成 了 人 们 的 珍 藏 了 ，连 着 印

了 好 几 次 ，就 那 项 屠 夫 至 少

收 入 五 十 万 。哎——

说 到 这 我 就 更 气 。你 诗

兴 大 发 ，写 完 连 个 欣 赏 的 都

找 不 到 ，更 别 提 切 磋 了 。那

些 老 乡 跟 他 们 喝 点 酒 还 行 ，

可 你 的 诗 谁 懂 ？不 是 说 了 嘛 ，

这 个 年 代谁 读 诗 谁 是 傻 子 ，

谁 写 诗 谁 是 疯 子 。你 嫌 官 场 污 浊 ，你

不 会 出 污 泥 而 不 染 吗 ？不 同 流 合 污 ，也

可 凭 良 心 做 事 ，靠 本 事 吃 饭 。你 当 着

县 令 还 能 给 老 百 姓 干 点 实 在 的 ，至 少

不 至 于 去 干 损 人 利 己 的 坏 事 ，让 百 姓

少 受 点 罪 。你 这 是 没 有 责 任 感 的 表 现 ！

因 为 你 的 继 任 者 并 非 圣 贤 之 人 ，是 个

人见 人恨 的 狗 东 西 。

你 不 是 猛 志 逸 四 海 嘛 ？在 这 穷 乡 僻

壤 里 整 天 待 在 没 有 栅 栏 的 笼 子 里 ，有

多 少 猛 志 也 白 费 。

好 了 ，我 很 累 还 得 休 息 ，否 则 下

午 没 力 气干活 ，就 不 多 说 了 。

您 不 争 气 但 孝 顺 的 儿 子 敬 上

一曲秦腔震四方
——记中铁二十局 集团四公司沈阳地铁项目经理高雷州

文/黎青川
高雷州 ，一位淳朴 、厚道 的 西北汉子 ，

凭着对筑路事业的 无限热爱和对企业 、对

国家 的 无 比 忠诚 ，他扎 根基层 ，摸爬滚打

10余载 ，奉献了最好的 青春年华 。工作 12

年来 ，他所参建和主持建设的 工程项 目 ，

先后 获得 7项省 、部和 国家级大奖 ，在实

现 自 我价值 的 同 时 ，也为 企业 、国家和 人

民做出 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。他以实际行动

诠释 了 一名 共产党 员 无私奉献 、刻苦钻

研 、勇攀高峰 的 优 良 品 质 ，以辛勤和汗水
谱写了一 曲 曲激昂 的劳动之歌 、青春之歌

和奉献之歌 。

扎根基层　挥洒青春激情
1995年 6月 ，怀揣着美好的 梦想和

对未来 的 无 限憧憬 ，走 出 象牙塔 的 高雷

州 ，被分配到 中 铁二十局四处酒泉项 目 部

从事酒泉卫 星发射 中 心火车站扩建工程

的技术管理 工作 。从纷繁 喧闹 的 大都 市

来到 了 苍凉 的 西 部 戈 壁 ，从 象 牙塔 中 的

天 之 骄 子 变 成 了 事 事 都 要 靠 自 己 去 努

力 打拼 的 一 名 普 通 企 业 职 工 ，同 时还 要

面对老 职 工 不 信任 的 目 光 ，这 一 转变对

于 一 个 刚 刚 20出 头 的 年 轻人 来 说 适 应

起来 显得格 外 困 难 。可 是 ，天性倔 强 的

高 雷 州 没 有 向 困 难 低 头 ，他 坚 信 ，只 要

通 过 自 己 的 不 懈 努 力 就 一 定 能 够 冲 破

阴 霾 ，拨 云 见 日 。工 作 中 ，他 不 怕 流 汗 ，

刻 苦 钻 研 ，虚 心 向 老 同 志 请 教 ，将 理 论

知 识和现场 实 践很 好结 合 ，并成 功 解 决

了 18米 、24米跨度 的 屋 架 施 工难题 ，令

所 有 人 都 不 得 不 对 这 个 初 出 茅 庐 的 小

伙 子 刮 目 相 看 。该 工 程竣 工 后 被 评 为

“ 1997年度 国 防科工 委 优 质 工 程”，1998

年 2月 ，又获得全军 优 质 工程 。

酒泉卫 星发射 中 心火车站扩建工程

的成功 ，使高雷州认识到了 自 身 的价值 ，

增强了信心 ，同 时也深深地爱上 了 筑路事

业 。他说：“工程竣工后 ，看着老百姓载歌

载 舞 ，笑 逐 言 开 ，感 觉特 幸 福 、特 有 成 就

感 ！”此后 的 十年间 ，他始终扎根基层 ，奉
献一线 ，先后 参加 了 酒泉 卫 星发射 中 心

921基地 10#-14#公路 、天水北快速道 、天

水北快速道至麦积山 、大广高速扶 （沟 ）项

（ 城 ）段 、沈 阳地铁等 多项工程建设 ，并捧
回 了 “麦积奖”、“飞天奖”、“全 国 市政金杯

奖 ”等 多项大奖 ，刚 刚竣 工 的扶项 9标连

续三年被业主评为 “优秀施工企业”。其本

人也先后 获得集 团公司 “十大杰出 青年”、

集 团公 司 “劳动模范 ”和 “六好党员标兵”、

“科技拔尖人才 ”等荣誉称号 ，并被业主指

挥部评为 “优 秀项 目 经理”。他将 自 己最好

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企业 ，献给了祖 国 的

筑路事业 。

勇 于开拓　做精做优项 目
熟悉高雷州 的 人 ，都知道他是一位善

谋全局 、谋大势的 “帅才”。在他心 目 中 ，无

论工程规模大小 ，都是一张代表企业形象

的名 片 ，做好了对于企业 、社会是双赢 ，做

不好 ，则 只能两败俱伤 。无论是做技术员 ，

还是后 来 的 总 工程师 、项 目 经理 ，高雷州

都始终保持着刻苦钻研 ，勇 于开拓 的 优 良

作风 。他说：“将项 目 做优做精 ，不仅是对

企业 、对社会和人民负 责 ，同 时 也 是对 自

己 人格的塑造！”他将项 目 部管理比喻为

下 围 棋 ，要谋 势 布 局 ，大 处 着 眼 ，小 处 着

手 ，既维护大局 ，又 不忽略对每一个细 节

的掌控 。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0#-14#公

路的建设中 ，还只是一名技术 员 的他 ，就

创造性地采用 了 “真空吸水法 ”工艺 ，有效

控制了 工程成本 ，为项 目 创造了 良好的经

济效益 。而在担任天水外环道的总工程师

后 ，他仍 旧 事 事 冲在 前 面 ，顶风雪 、迎 烈

日 ，流血流汗 ，准确掌握第一手数据 ，成功
攻克了软基处理 、大型钢筋混凝土挡墙施

工 ，以及 26米箱梁预制 、旧桥爆破拆除等

一 系 列技术难题 ，并结合工程特点 ，合理

变更 ，提升项 目 盈利水平 。凭借着在天水

外环路的 优异表现 ，他们此后 又在该地区

承揽任务 6项 ，实现 了 滚动发 展 ，为 企业

创 效 达 2000余 万 元 ，同

时 也 为 天 水 市 经 济 发 展

做出 了突 出 贡献 。

2003年底 ，在天水建

筑 市 场 创 造 了 一 系 列 辉

煌业绩后 ，高雷州 和原班

人马转战 中 原 ，承担起 了

修建扶 （沟 ）项 （城 ）高速公

路 第 九 合 同 段 的 建 设 任

务 。面对低价 中 标 、图 纸

到位慢 、材料价格飞涨 、资

金 紧 缺 、施 工环境复 杂 等

一 系 列难题 ，尽管项 目 上

下三军 用 力 ，仍然 出 现 了

不 小 的 震动 ，项 目 存在 着

巨大的潜亏风险。重压之下 ，原项 目 经理

生病住院 。这一次 ，公司领导将带领项 目

职工挽救危局 的 重担压在 了 高雷州年轻

的 肩膀上 。临危授命 ，他显示出 了年轻人

少有的沉稳与干练 ，仅仅将此 当 作生活对

自 己 的 又一次历练 。上任后 ，他果断出 击 ，

双管齐下 。一方面 ，利用 多年来积 累 的社

会关 系 ，求 亲戚 、找朋 友 、托 人情 ，四 方筹

措 资金 ，保证施工 生产 的 正常进行 ；另 一

方面 ，强 化 内 部管理 ，凝聚 人心 ，挖 掘 潜

力 ，使大家树立共闯难关 的信心与 勇气 。

同 时 ，积极搞好业主 、监理和地方关 系 ，力

争最大的 支持 ，为施工生产扫清障碍 。在

他 的 带领下 ，项 目 很

快度过 了 难关 ，回 到

正常 轨道。2006年

10月 ，扶项九标不仅

在 全 线 率 先 完 成 所

有任务 ，还想业主所

想 ，急业主所急 ，帮

助 相 邻 标 段 完 成 施

工 产 值 5000余 万

元 ，为 大 广 高速公路

河 南 段 的 顺 利 通 车

奠定 了 坚实 的 基础 。

鉴 于 他 们 的 优 异 表

现 ，河 南省交通厅 、

业 主 单 位 连 续 三 年

授 予 其 “优 秀施 工企

业 ”称 号 ，高 雷 州 也 被评 为 “优 秀 项 目 经

理”。他 的 大气 与 魄 力 再次 为 企 业 赢 得

了 美 誉 ，并 用 事 实 证 明 ，自 己 不 仅 在 技

术 上 出 类 拔 萃 ，同 时 也 拥 有 卓 越 的 项 目

管理能 力 。

无私 奉献　扮靓精彩人生
出 生农家 的高雷州 ，自 小便认识到 ，

只有付出 比别 人更多 的劳动 ，才会有更加

精彩的人生 。因此 ，无论做什么 ，他总是倾

尽全力 。上学时 ，他的学 习 成绩始终名 列

前茅 ，并早早地加入了 中 国共产党 。工作

后 ，高雷州则保持着对事业 的极大热诚和

高度负责 的精神 。无论刮风下雪 ，还是炎

炎 烈 日 ，他始终坚持靠前 指挥 ，每晚坚持

夜巡 ，检查有 没有安全隐患 ，或者违 规施

工现象的发生 。在他的严格监督下 ，项 目

所有 工作 人 员都养成了 自 觉遵守 规章 制

度的 良好 习 惯 ，这也是他所参建的 工程持

续创优的根源 。

在项 目 管理 中 ，高雷州始终坚持以人

为本 ，对职工呵护有加 。每到过年或者节

假 日 ，他总是主动提 出 在 工地值班 ，而让

其他的 同 志回家 团聚 。这并不是因 为他不

想家 ，而是他觉得 自 己 是项 目 领导 ，又 是

一名共产党员 ，理应把机会让给他人 。工

作十几年来 ，高雷州几乎就没有在家过过

春节 。年迈的父母和温柔 的妻子理解他 、

心疼他 ，总是在春节前给他备些年货寄到

工地上 ，嘱托他 自 己 多 注意身体 ，不要太

劳 累 。可是年幼 的孩子却想不通 ，每次打

电话都 不愿意理他 ，回 家时 也 不给好脸

色 。对此高雷州很看得开 ，他说 ：“孩子还

小 ，等他长大了就明 白 自 己 的苦心了。”但

是 ，每 当 谈起 自 己 无法在父母膝前进孝

时 ，他却总是 潸然 泪 下 ，无奈 的说 ：“谁让

咱是筑路人呢？自 古忠孝难两全呀 ！”

目 前 ，在结束完扶项高速公路的建设

后 ，高雷州 又被任命为 沈 阳地铁项 目 的经

理 ，这是该公 司 首次涉足地铁市场 ，其压

力可想而知 。而今年 的春节 ，他又和往常
一样坚守在工地上 。他说 ：“等年后 ，项 目

部的 主要领导都回 来了 ，我再抽时 间 回 去

给父母拜个晚年吧 ！”这就是高雷州 ，一位

有血有 肉 的热血男 儿 ，一位舍小家为 大家

的 优秀党 员干部 。而正是有了这些和他一

样 的 模范群体 ，我们 的 企业 ，我们 的 国家

才会繁荣 昌 盛 ，和谐祥瑞 。

后记 ：
中 铁二 十 局 集 团 四 公 司 是 国 家铁路 、

公路 、市政 、桥 梁 、隧道 工 程 总 承 包 一 级 资

质 企业 ，隶属 国 务 院 国 有 资 产 监督 管 理委

员 会管理 的 国 有 大 型 建 筑施工 企业 。

该 公 司 具 有承担铁路 、公路 、机场 、地

铁 、水 利 水 电 、港 口 、码 头 、市政 、工 业 与 民

用 建 筑 等 工 程 的 综 合施 工 及铁路运 输 能

力 。现 有 员 工 4200多 人 ，总 资 产 6.4亿

元 ，拥 有 当 今 国 内 外 一 流 大 型 机械设备

880台 （套），年施 工 能 力 在 17亿元 以 上 。
五 十 多 年 来 ，该 公 司 先后 参加 了 30

多 条 铁路 干 线 、支 线 、复 线 建 设；承建 了

80多 条 （项 ）高 等 级公路及 市 政 、地铁 、轻

轨 、机场 、水利 等 工 程 。尤 其是近 几年 来 ，

该公 司 积极参 与 市 场 竞 争 ，经 营领域 不 断

拓展 ，品 牌 战 略 卓 有 成 效 ，逐 步 形 成 了 以
交 通 土 建 工 程 为 主 业 、资 产 资 本 两 轮驱

动 、多 元发展的 经 营格局 和 相 对独 立 的 市

场 竞 争优 势 。高 雷 州 是该公 司 近 几年 涌 现

出 的 青 年 才 俊 中 的 杰 出 代 表 ，企 业 的 发

展 为 他 们 提 供 了 施 展 才 华 的 宽 广 舞 台 ，

同 时 ，也 正 是 这 些 企 业 精 英 的 拼 搏 奉

献 ，成 就 了 该 公 司 今 天 的 非 凡 业 绩 。公

司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“安 康 杯 ”优 胜 企 业 、

“ 全 国 用 户 满 意 施 工 企 业 ”、“全 国 安 全

质 量 管 理 先 进 单 位 ”、“山 东 省 守 合 同 重

信 用 企 业 ”、“青 岛 市 精 神 文 明 标 兵 单

位 ”、银 行 “AAA”信 用 等 级 、“最 佳 信 用

企 业 ”等 荣 誉 称 号 。公 司 参 建 的 多 项 工

程 获 得 国 家 建 筑 工 程 最 高 奖——“鲁 班

奖 ”、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和 省 、部 优 质

工 程 奖 。

高雷州在现场指导施工

高雷州（右一）陪同集团公司领导视察沈阳地铁项 目


